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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2024年）大年初三，旭日东升，阳光灿烂，一个令
人难忘的日子。

早上，伴随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我乘坐的昌吉市52
路公交车在五彩新城站停下。车门打开时，上来一位白胡
子耷拉到胸口，手里拄着龙头拐杖的老大爷。一个小男孩
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前去搀扶老人：“老爷爷，您坐在这
儿吧！”“不，孙娃子，你坐吧，我站一会儿没关系。”“爷爷，
您快来坐吧，您这么大年纪，哪能让您站着我坐着呀。”经
过一阵相互让座后，小男孩硬是把老大爷拉到座位上坐
下。“谢谢你，小孙子，真懂事！”“不客气，老爷爷，这是我应
该做的。”老人捋着白白的长胡须笑了。阳光透过车窗，老
者的脸笑成了一朵盛开的菊花。我想，小男孩尊老敬老，多
么可爱的小男孩呀！老人笑成了一朵花，岂不是对小男孩
另一种方式的褒奖吗？

中午，我去给百岁老人朱世凤拜年。朱世凤是河南开
封人，喜欢花草，热爱诗词，有很多诗作藏在其寓所的书
斋里。

我走进老人家的卧室：“老人家，新年好！我来给您拜
年了，祝您老人家精神愉快，生活幸福，健康长寿。”“谢谢，
承蒙你的祝福。”说话间，老人手里还捧着一本书。我定睛
一看，是一本厚厚的《中国古代诗歌欣赏辞典》。我怀着崇
敬的心情问道：“您老人家都 110 多岁了，还能看清楚字
吗？”这时，老人家摘掉卡在脸上的老花眼镜，满怀信心地
说：“没问题，能看清，我现在耳聪目明。”我又问：“最近您
老人家有何大作？”老人随手从枕头底下拿出刚写好的一
首诗：“早晨锻炼在阳台，风送晴晖景大开。水秀青山惹人
醉，一伸拳脚到蓬莱。”“好诗，好诗，夸张手法用得太妙
了！”我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

给老人拜完年，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扪心自问：一百多
岁的老人依旧热爱诗词，作为后生的我们以及那些年轻一
辈人，再不努力学习诗词、弘扬好中华传统文化诗词，岂不
汗颜！

下午，我到华洋超市购物。在收银台付款时，我和老伴
身上的钱加在一起还差3块5毛钱。我和老伴搜寻自己身
上所有的钱，力求搜够这个数。就在这尴尬万分的时刻，排
在我们身后的一位女士说：“叔叔阿姨别找了，我给付上。”
随即将手机对着收银台上的二维码一扫，代我们付清了3
块5毛钱。我和老伴连声道谢后，问其地址和姓名，那女士
无论如何都不告诉我们，只是说：“叔叔阿姨，小意思，你们
就不要问了，这不算什么。”说着，她结清自己的购物款后，
向我们告别并说再见，就径直走开了。我和老伴只好静静
地站在那里，向那女士一边招手，一边连声说：“谢谢，谢谢
你了！”

我和老伴看着那女士远去的背影，充满无限感激。那
女士穿着一般，却有一副善良的心肠。3块5毛钱虽然不是
什么大事情，但她那乐于助人、慷慨解囊、充满爱心的精神
却令人难忘。我们为生活在这个洋溢着温暖的社会而自
豪，我们为生长在这个处处充满着爱心而倾心相助的时代
而幸福，而骄傲！

龙年大年初三这天在我脑海里留下深深的烙印：早
晨，公交车上主动让座的可爱男孩；中午，矢志不渝、热爱
作诗的110多岁老人朱世凤；下午，那位主动慷慨解囊、乐
于助人的女士。这些好人好事，我将铭记于心，永志不忘。
我们将以他们为榜样，向他们学习，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
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该作品获“辉煌70年 壮丽新昌吉”征文成人组二
等奖）

难忘的一天
□刘树靖

童年的梦是最纯洁、最天真的梦。透过
它，再酸楚的泪都会折射出美丽的色彩。也
正是由于童年的梦，我们不停拼搏、不断努
力。

我出生在吉木萨尔县三台镇。三台镇位
于天山山脉博格达峰东段北麓，南为高山峡
谷地带，山顶海拔3000余米，峰顶冰川积雪
终年不化，与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相接，中
部为冲积平原，北部为戈壁沙漠。凭借独特
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三台镇酿酒业兴
起，所酿美酒清香纯正、余味悠长。

因爸爸工作需要，幼时我随家人搬到
了天山深处的大三台沟牧业村。这个群山
环抱的大山深处，自此成了我的家乡，一住
就是 15 年。是大山伴随我长大，我与山也
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现在离开了养育我
的大山，但是心里一直装着大山。

在我的记忆里，全村有五十几户人家。
村前、村后是高山松林，山上的树木郁郁葱
葱，仿佛给山峦披上了一件绿色的外衣。清
晨，当阳光透过薄雾洒在山林间，整个山村
都被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辉之中。夜晚，月
亮高挂天空，星星点点，给人一种安静而又
神秘的感觉。山沟太深，村里的人出行不便，
在我的印象中，这里的山路一直都陪伴着村
庄。它和村庄就像一对连体的兄弟，从来就
没有分开过。幼时，我耳边始终伴随着河水
潺潺的流淌声。这声音时而轻柔细腻，如同
低语；时而激昂澎湃，似在欢歌。它不仅是自
然的旋律，更是心灵的慰藉，让人忘却尘世

的烦恼。因山高收不到电视信号，全村没有
一台电视机。当时，为了看电视，我们全村孩
子会跋涉三四里山路到隔壁村，隔壁矿山村
地势高，能收到电视信号，在当地村委会大
礼堂里找到一台黑白电视机。相邻两村的唯
一一台电视机，是乡亲们眼中的“稀世之
宝”，也是大家获取山外世界信息的唯一渠
道，更是大山深处的“文化娱乐中心”。

礼堂里有几把长条凳子，根本不够大家
坐。为了观看电视，乡亲们有踮着脚站着看
的，有从自己家带来板凳坐着看的，还有蹲
在最前面地上看的。甚至有因为个头小看不
到，而爬上窗台伸头看电视的顽皮孩子；山
村大礼堂后面有一张台球桌，一张简单的台
球桌成为了村民休闲娱乐的焦点。这里，每
一次击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情感的交
流和生活的展现。台球桌上，每一次挥杆都
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坚守，不仅是技术的比
拼，更是意志的较量。在这里，台球不仅仅是
一项运动，它还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
对未来的憧憬。

村上桌球爱好者们在台球的世界里
释放着内心的热情与力量，每一杆的挥出
都是对精准的追求，是对技艺的自信展
现。在这里，台球成为了连接人与人之间
的纽带，成为了表达自我、展示个性的方
式。无论是高手之间的对决，还是朋友之
间的切磋，都在这一方小小的台球桌上得
到了完美的体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电视上播放的影视

剧中，武打片要多一些，我们就关注他们的
动作。看完电视的第二天，山脚下、小溪旁，
到处都是村里小孩模仿电视里英雄人物的
身影。

看电视我们什么都不漏，连广告也看得
津津有味。村里的大人劳累了一天，但一坐
在电视机前，便丝毫没有回家的意思。直到
屏幕上出现“再见”两字，大家才意犹未尽、
恋恋不舍地离去。

光阴似箭，当年的懵懂少年已过了不惑
之年。如今，生活在繁华都市里，电视机已从
黑白走向彩色、从模拟走向数字、从电子走
向液晶，电视屏幕越来越大、技术越来越先
进了。不少家庭甚至有了好几台电视机，但
看电视的人却少了。人们更喜欢玩游戏、看
动漫、看微信、刷抖音。现在，智能手机成了
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大餐，可以看到
任何节目，再也不见过去钻东家跑西家，满
屋子围着电视机的人了。

我想，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谁也忘
不了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忘不了几十人
挤在礼堂看电视的情景。那无尽的、满是欢
乐的画面，已深深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

夜幕降临了，小山村也休息了，仿佛睡
着了一般。大山真诚、朴实、厚重、无私、奉
献。它从远古走来，养育了我们的祖祖辈辈，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大山深处，让我留恋的小山村也变了，
但是大山带给我的爱、坚强、勇敢，我永远不
会忘记。

大山深处的精神家园
□艾赛英·马汉

容膝，指仅能容下两个膝盖；形容空间
之小，借指居所狭窄。

空间虽小，却其乐无比。这让我想起女
儿小时候，天天依偎在她姥爷膝头的情景。

女儿小时候几乎是在姥爷的膝头长大
的，很小的时候，或抱在怀中，或坐在膝头。大
一点会走路了，更是把姥爷的膝头当成她的

“安乐之地”。玩累了需要休息的时候，便会爬
上姥爷的膝头，舒坦地躺卧在上面。每天晚上
新闻联播开始时，女儿就霸占了姥爷的膝头，
小小的身体躺在姥爷膝上，一边儿陪姥爷看

电视，一边儿两只小手拿着爱吃的小零食，美
滋滋地享受，怎么也叫不下来。有时候姥爷累
了，故意把腿抖动几下，似乎要把她抖下来，
女儿便开心地大笑，还不停地喊叫：“姥爷，再
来，姥爷，再来！”有时候姥爷故意把她从两腿
抖落下来，她一转头又爬上膝头。任何时候，
只要她想躺在姥爷的膝头上，便会跑到姥爷
跟前，小手使劲地把姥爷的腿并拢，然后熟练
地爬上去。姥爷常常逗她：“走开，走开，把我的
腿都压断了。”“不行，不行。”女儿会霸道地回
应。爷俩儿推推搡搡，最后总是以女儿“得逞”

而告终。每天下班回到家，眼前看到的就是女
儿躺卧在姥爷腿上，爸爸则心满意足地靠在
沙发上，一老一小两个人盯着电视屏幕。如今
女儿都上大学了，但这个画面一直刻在我的
脑海中。

记得小时候，我也喜欢爸爸的膝头。在
昏暗的煤油灯下，家里总有邻居来找爸爸拉
家常，爸爸坐在炕沿上，我便乖乖地依偎在
爸爸膝头，听他们说话。如今爸爸去了天堂，
这些温暖的时光永恒地定格在我的心头，爸
爸的膝头，是我永远最温暖、最怀念的地方。

容膝之乐
□孙亚君

落叶凋谢舞翩跹，斑斓色彩染秋间。
又是一年深秋时，神奇的大自然，处处

都是靓丽的“飞叶世界”：黄色的杨树叶、红
色的海棠叶、橙色的白蜡叶、褐色的榆树叶、
紫叶稠李叶……昌吉的秋天，五彩缤纷、艳
丽光鲜；落叶有的呈圆心形，有的呈椭圆形，
有的呈长桃形，有的呈木梳形……形状各
式各样。整个大地铺盖上了花地毯，行走在
上面仿佛是在步入贵宾专道。落叶所及，满
地生辉，如同金碧辉煌的树叶标本展览馆。

我深感大自然技高盖世，像绘画师绘就
的精美画卷，使我如醉如痴，情感中的多巴
胺顿然迸发，对树叶产生万千感慨。

萧瑟秋风劲吹来，碧玉树木落叶去。深
秋不免给人带来凄凉悲怆、肃杀颓废的感
觉。难怪杜甫发出“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
病独登台”的凄切悲凉；晏几道也有“红叶黄
花秋意晚，千里念行客”的离别愁绪。但逆袭
不同的是，刘禹锡却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
言秋日胜春朝”，更有张可久“雁啼红叶天，
人醉黄花地”的醉叶痴情。

可见，落叶在古人眼里成了用来托物言
志的“寄情物”，只是由于各自背景不同，悲
情喜悦各有表达。当然，今天的我，生活在衣

食无忧、国泰民安的新时代，对落叶自是咏
叹其美丽和魅力，寄托着无限美好的情思。

深秋时节，无论是漫步在乡间田野，还是
城市的街道公园，举目望去，都被眼前的“叶
景”所陶醉。抬望眼，飞叶幻化出胜似动漫的
图案映入眼帘，像灵巧的飞燕，凌空飞翔，不
时演绎“空中芭蕾”；如仙女下凡，轻盈多姿，
在空中妩媚出少女的曼妙风韵；似冬天的雪
花，漫天飞舞，呈现出潇洒浪漫的万般仪态。
飘叶的加持，使深邃的万里天空陡增灵动韵
律，使大自然显得奇妙无穷、诗意隽永。

花朵还需叶来配，树木高大叶做衣。叶
子起着十分重要的光合作用，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营养师”作用，扶持树干成长、滋育果
实生长，是植物体内有机物质合成的基础，
是树木生命的给养、是孕育希望的依托，还
是整个大自然万千景象的美化装点，其造化
神奇令人惊叹。

树叶的周期角色，取决于自然规律的支
配。在经历萌动蓬勃的春季之后，便进入灿
烂繁盛的夏季。然后转入百花凋谢的秋季，
最后长眠于花谢叶落的冬季，配合树木的生
长完成辅助使命。

满树的叶子，是美丽的景观，也是人们

生活的相伴。但面对落叶，我只能留下“无可
奈何花落去”的无奈。我知道，落叶逐渐物化
消失，为的是换来次年新的树叶的赓续生
长。当漫长的寒冬过去，忽如一夜春风来，新
的绿芽嫩叶便从母体树干中冒出，使萧条的
大地迎来姹紫嫣红满眼春的景象。

春去秋来，天高气爽，辽阔万里，片片秋
叶，静美如诗，它诉说着“一花一世界、一叶一
菩提”的大千宇宙中的智慧，充满着最富遐想
的美妙境界；它在枝头时，是婀娜多姿的裙
装；它谢落时，是铺盖大地的绫罗锦缎；飘落
后，或落叶归根，或飘去他地化作植物养料，
把生命融进新的生命体。此刻，我忽然想起龚
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
诗句，肃然起敬树叶不求名利、无私奉献的精
神品质，赞叹其使小树参天、大树成材乃至成
为支撑万千栋梁，继而引来新的灿烂辉煌、衬
托大自然巍然景观的巨大能量。

叶子精神多么伟大可贵！在人世间，我
们又何尝不是在提倡这种精神？

小小树叶，是构成大自然植物生命和景
观的元素，去留无意、微小不显摆、作用不可
忽，留下不尽的哲学命题，值得我们去思索
和领悟。

咏叹深秋落叶
□雷锦


